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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绿化问题研究*

金 大 陆

〔摘要〕开埠以来，上海的公共绿地极少，且难有拓展空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先是因中苏

关系紧张，进行了“为战备”的绿化; 后又因中美关系解冻，迎来了“为外事”的绿化。前者是指围

绕机场、车站、码头、仓库等要地种植高大、荫浓的乔木; 后者需要市容清洁、整齐、美观，便开辟

街道绿地，修缮公园，举办花展，为行道树升级换代。但上海已被定型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占

用绿地的情况仍屡屡发生。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向“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绿

化业才真正迎来了大发展。

〔关键词〕上海; 城市绿化; 园林; 战备; 尼克松访华
〔中图分类号〕K27; 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 2022) －02－0105－21

Study of Urban Greening in Shanghai in the 1960s and 1970s
Jin Dalu

Abstract: After it was opened as a commercial port，there was very little public green space in Shanghai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expand such space． In the 1960s and 1970s，due to th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Shanghai underwent greening for“war．”Later，due to the thaw in Sino-U．S． relations，Shanghai under-

went greening for“foreign affairs．”The former refers to planting tall and shady trees around airports，stations，

docks，warehouses，and other important places． The latter refers to opening up green spaces on streets，repairing

parks，holding flower shows，and upgrading trees on streets in order to maintain a clean，tidy，and beautiful city．

But Shanghai was stereotyped as a“typical industrial city，”so there was still much industrial occupation of the

green space in the city． It was not until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eriod，when Shanghai moved forward to become

a moder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at the greening industry really ushered in sub-

stantial development．

一、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境况

解放前，上海这座因百年工商业而勃兴的城市 “公共绿地面积极少，仅有公园 14 个，小块绿
地 10 处，占地 993 亩”①。1956 年，根据中共中央 “绿化祖国”的号召，中共上海市委要求 “在市
区大力发展绿化”，在农村 “实现 ‘四旁’绿化”②，以至连续开展了群众性植树运动，并增设公园
和街道绿地。至 1964 年，上海的绿化情况有所好转，“公园有 45 个，占地 4911 亩，街道小块绿地
162 处，占地 909 亩，两项共计 5820 亩，比解放前增加近 6 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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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特别委托课题“当代上海生态建设研究”( 2013WLS004) 的阶段性成果。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本市园林绿化状况与对今、明两年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设想》 ( 1973 年 3 月 21 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57－96。
《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 503页。按: “四旁”即宅旁、村旁、路旁、水旁。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本市园林绿化状况与对今、明两年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设想》 ( 1973 年 3 月 21 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57－96。



成绩及改观均很显著，但整体态势并不乐观。或许与上海的城市工商业布局结构相关，或许与
上海城市地理及其影响下的人口与土地的比例相关，又或许历史包袱过于沉重，总之现实的情况，

别说与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人均绿化面积进行比较，就是对比国内其他直辖市、省会
城市，上海竟然也相形见绌。以 1964 年 ( 上海城市人口 638 万) 为例，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1964年国内主要城市人均绿化面积排名 单位: 平方米 /人

位次 城市 人均绿化面积

1 北京 7．6

2 广州 3．8

3 哈尔滨 3

4 西安 1．8

5 天津 1．1

6 武汉 1．03

7 上海 0．6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本市园林绿化状况与对今、明两年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设想》
( 1973年 3月 21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57－96。

真是不虞之患! 上海这一年的人均绿化面积不仅落后于哈尔滨、西安、天津、武汉，而且不到
北京的 1 /12、广州的 1 /6，简直就是一个在街道、车辆、厂房、住宅包围中的城市。如果说一座重
视绿化的城市具有 “香化、美化、彩化”的现代气息①，那么上海的境况就是紧张、匆忙、逼仄、

灰暗的。所以，1966 年 2 月 2 日下达的 《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 ( 草案) 》指出，上
海绿化存在的差距和主要问题是: 树木太少，大树更少; 苗木生产短缺，矛盾突出; 因失养失管，
“种了不少树，也死了不少树”。为了 “争取在 1970 年以前实现普遍绿化的要求”，首先要 “加强
组织领导，实行分级管理，作好四个统一 ( 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检查———引者
注) ”，以求 “块块绿地有人负责，株株树木有人养护”。在政策调整上，则可从 “预算中核拨绿化
建设经费”，并 “明确规定财政开支项目”; 对于一些地方大、要求高的单位，要允许 “配置少数
专业的绿化工人”，并解决 “编制、待遇、福利等问题”。②

综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城市绿化，要获得良好的生态改善效果，机遇和希望何在?③

二、“为战备”的绿化

1965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国家计委关于 “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后指出，计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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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城市绿化“三化”方针是陈丕显、曹荻秋主政上海时提出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路
线”。参见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今冬明春绿化植树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1969年 12 月 16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2－15－16。
《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 ( 草案) 》 ( 1966年 2月 2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4－330－28。
对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城市绿化，新编方志如《上海园林志》《上海农业志》有所记载。上海市园林管理处编
《城市绿化植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76年) ，提供了树种、育苗、种树、养护等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内容。专题
文章如严玲璋《略论 21世纪上海城市绿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园林》1998年第 2期) 、陈春妹《加强上海城市绿化
建设和管理的战略思考》( 《上海园林科技》2004年第 1期) 等，则偏重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绿化的对策思考。即便程
绪珂题为《上海城市绿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技术与市场 ( 园林工程) 》2005 年第 2 期) 的文章，也只有两三段
内容提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上海绿化。所以，开掘并利用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历史学研究，应属新的尝试。



考虑三个因素: 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 第二是打仗; 第三是灾荒①。8 月 23 日，周恩来在
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即 “备战、备荒、为人民”②。据此，国家计委对
“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整，并在汇报中提出: “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
中心的备战计划③。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委指示，“三五”期间本市绿化工作要 “为备战为人
防服务，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④。

1966 年 2 月 2 日，《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 ( 草案) 》发布，指出: “本市市郊面
积大，地处国防前哨，海岸线长”，“许多直接有关国防的军事设施、部队驻地等还缺乏浓荫的树木
来隐蔽掩护”，故 “三五”期间的 “绿化植树要多种快长、高大、荫浓的乔木”，“尽速把海岛、沿
海沿江、山头、公路、部队驻地、工矿企业、农村四旁等地普遍绿化起来，初步估算市区及郊区共
需种植乔木一亿株”。总之，要 “以国防为动力，平战结合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绿化”。⑤

应该承认，市委的号召是及时而准确的。尽管进入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全面展开的 1967
年和 1968 年，对所谓 “修正主义园林黑线”的大批判甚嚣尘上，但绿化部门仍坚持 “三为”方针，
“把国防阵地和要害部门的绿化作为重点，栽种的树种 85%以上都是快长经济用材树白榆、刺槐、
苦楝、泡桐、水杉等”。如虹桥机场的跑道距离汽车频繁来往的公路不到 1000 米，曾有外国间谍拍
照盗窃国防机密，于是相关区园林所、长风公园组织 “拥军爱民”活动，“军民并肩作战，种植了
一丈多高的乔木一万四千多株”; 虹口区园林工人在人民防空部门指导下，将位于区内的煤气站从
“站内到站外绿化起来”; 南市区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十一场的停车场也都种植了树木，“为伪装隐
蔽防护打好基础”。同时，城建部门高度重视 “国防上有战略意义的公路绿化，已种植乔木二十四
万余株”，在全市范围内 “从防空战备出发，发挥绿化防空作用”; 城郊结合部的闸北区园林所会同
彭浦公社，在区、县接界处 “种植用材树白榆、刺槐等五万多株”; 邻近的宝山县江湾公社紧紧跟
上，在 “城乡接界地区种植用材乔木十万多株”。当然，因工作发展不平衡，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如 “有的运输车场、港口、粮库等防空要害部门的绿化还没有抓起来”; “不少工厂、学校、机关、
房管部门，去冬今春没有种树”; 部队去冬今春 “种植了十八万株乔木”，但园林专业队伍难以协助
养护，“尚待于部队营房管理处进一步落实分地包干负责”。⑥

1969 年 3 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全国 “共有四亿多军民集会
游行”，各地掀起战备高潮⑦。4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 “我们要
准备打仗”，“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⑧。8 月，毛泽东批准下达 《关于加强全
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⑨。在战备的紧张气氛
中，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向市革委会工交组提交了 《关于今冬明春绿化植树加强战备工作的报
告》，强调这一轮绿化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意义是打击 “帝修反”，要发挥绿化植树 “直接为国防战
备服务的重要作用”; 建议各有关单位 ( 包括干校) 选用具有经济价值的速生树种，“成片地植树
造林，打一场植树绿化的人民战争”，尽快把上海这座祖国的 “东大门”“绿化隐蔽起来”; 军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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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501—502页。
《周恩来年谱 ( 1949—1976)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 751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 364页。
《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 ( 草案) 》 ( 1966年 2月 2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4－330－28。
《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 ( 草案) 》 ( 1966年 2月 2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4－330－28。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1967 年冬至 1968 年春绿化工作总结》 ( 1968 年 5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B326－2－5－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 3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 17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 38页。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265页。



地，特别是 “机场、机库、油库、高炮阵地以及部队营房驻地”和 “防护掩体”等，凡 “暴露在
外”的，都要选择适当的树木栽种，以便起到 “绿化伪装”的作用; “国防、民用、科学尖端的重
要工厂，重要物资的仓库、停车场、主要铁路、公路干道”都要积极地种起树来; 育苗工作方面，
要有计划地 “培育常绿树种 ( 如香樟 ) ”和 “为战备伪装防护需要的灌木绿篱树种，如冬青、女
贞、大叶黄杨、杞柳等”①。

可见，从 “备战”到 “战备”，略显紧张的形势和氛围迅速提升了植树造林的紧迫感，落实到
具体的国防项目中，更是不容马虎和轻忽。这种强力型政治动员所唤起的社会集体认知和热潮，大
大推动了上海的绿化进程。上海的 《解放日报》以 《为战备绿化、为革命种树》为题、《文汇报》
以 《为革命植树、为战备绿化》为题，连续报道各行各业植树绿化的消息。普陀区朱家湾街道
“短短的三个多月中，利用路旁、河旁、屋前、屋后等零星空地，种植了六千五百多株树木”; 嘉定
县 “派了几百人到共青苗圃挖苗，做到随挖、随运、随种，确保种树的质量”②; 松江县城东公社
长溇大队 “以一个多月的时间，植树二万六千多棵”，并明确规定 “大队种，归大队管，属大队所
有; 生产队种，归生产队管，属生产队所有; 社员在屋前屋后种的树，归社员所有”③。据统计，
1969 年冬至 1970 年春，上海 “各工厂、农村、街道、学校、部队等单位种植的快长乔木”，相当
于全市 “文革前十七年种植树木总数的四分之一”④。形势之驱策，驱策之动力，动力之效果，确
乎有力。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令下，短短几年，上海城乡种植了大量
乔木和灌木，较大程度提升了绿化总面积。对此，表 2 的数据和说明可以证实。

表 2 1967年冬至 1971年春上海植树育苗情况

时节 植树量 育苗量 备注

1967年冬—1968年春 78．8万株 162亩 ( 春季)
植树量包括乔木 67 万株、灌木 11．8 万株;

育苗方面，预计年终成苗 47．4万株

1969年冬—1970年春 100万株 260余万株
植树品种为乔木，其中市区 30万株、市郊
70万株

1970年冬—1971年春 117万株 150万株 ( 出圃)

注: 本表缺少 1968年春至 1969年冬的资料。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关于今冬明春绿化植树加强战备工
作的报告》 ( 1969 年 11 月 25 日) 称: “统计三年共植树快长乔木近 200 万株，约相当于解放前 17 年植树的
50%，从而使部分地区绿化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应认为 1967年冬至 1969年冬，上海共植树近 200万株。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1967年冬至 1968年春绿化工作总结》( 1968年 5月 16日) ，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2－5－21;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去冬今春绿化工作的情况汇报》
( 1970年 3月 27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38;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1970 年冬—1971

年春绿化植树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1970年 10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5－1－38－74。

绿化部门顺势而为，及时请示报告，以求解决苗木收费等较长时期阻碍绿化工作的难题。报告
提出: 根据服务战备的要求，“城建、铁路、房地部门，机关、工厂、医院、大专院校等部门全部
收费”，由各部门、各单位编造预算上报; “农村公社、中、小学校，按价格收 50%”，这是因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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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今冬明春绿化植树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 1969 年 12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B326－1－3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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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军民大力开展植树活动》，《解放日报》1970年 4月 16日。



要 “考虑到国家的正常收入和苗圃的经济核算”，又要 “照顾这些部门的实际困难，有利于树木养
护管理”，“农民经济负担不宜多，以利加强工农联盟”; 如果中、小学绿化经费由办公费用支付确
有困难，可以促使其 “利用学校土地、人力、肥料等有利条件” “勤俭办绿化”; 部队、街道里弄
的苗木免费供应，“由国家统一支付”①。

经费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管理问题，其合理解决不仅有利于弥补绿化工作中的缺失和不
足，更形成了保证该工作顺利进行的措施和力量。

三、“平战结合”的需要

所谓 “平战结合”，即 “为战备”的绿化，于和平时期可直接成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绿化
和生产相结合”，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②。

正是因为有此背景和方针，上海的绿化部门要求 “市区主要干道的行道树、公园、人民广场、
街头绿地部分生长不良，绿化效果不好，又无前途的树木，应有重点地予以更新或补种，以改变这
些地方的面貌”; 房产部门则应 “搞好新村绿化”，各工厂、机关、医院、学校、科研单位亦应根据
“战备需要和现有绿化基础，予以补种或调整”。育苗方面应选择 “适宜本市风土”的乔木树种、
“适宜于本市生长的果树 ( 如枣、柿、梨、核桃 ) 和棕榈等经济树种”，并积极地 “培育常绿树
种”。③ 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更是在 《1970 年冬—1971 年春绿化植树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中非常
明确地指出: 本市主要干道的行道树，如中山环路、邯郸路、延安西路、长寿路、杨树浦路、新闸
桥、耀华路、浦东大道、肇家浜大道、江湾五角场等，“应有重点地予以更新或补种”; 市区一般道
路 “也应列入计划绿化种树”; 对外有影响的工矿企业，如杨树浦发电厂、国棉十七厂等，则必须
规划调整绿化布局。经过如此东南西北中的定位布置，城市的交通干道和重点区域全面绿化起来，
上海的景观和风貌将有相当程度的改善。

为了给 “平战结合”制造舆论，以绿化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解放日报》等媒体及时发表短
评和评论员文章指出，“大力搞好绿化植树工作，对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要
“因地制宜，全面规划，要利用庭园、路旁一切可能利用的空地大量植树。凡有条件又有可能的单
位或地方，都要有计划地种树”④。然而据报告，伴随 “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对绿地的设施和树木毁坏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如随意在绿地内取土; 随意设篱圈地，或搭建披
屋，或种植农副产品; 随处倾倒垃圾; 等等。⑤

1970 年 12 月，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进一步提出: 为了 “加速绿化上海”，以求 “更好地为战
备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特向全市发布 《上海市树木、绿地保护暂
行管理办法》。绿化部门全权行使管理职能，在 《办法》中以严正的姿态和口吻宣告: 凡本市各区、
县范围内的行道树、防护林，铁路和公路沿线、车站码头、大小广场、绿化带、部队、工厂、机
关、团体、学校、医院、工房新村、庭园、住宅、人民公社生产队等绿地，“都要千方百计地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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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把树木养好管好”。“全市革命群众均有责任劝阻、制止和检举损坏绿化的行为”，具体包括:
私自砍伐树木; 攀折树枝，剥树皮，在树上刻写字画，刀割树木或损坏护树桩头及扎缚物; 在树根
附近挖取泥土，烧火，堆放石灰、电石渣和含酸碱、高温的铸锻件等物品; 利用树木搭棚、拉绳晾
衣物、作业、堆放物品或在树上敲钉; 随意在小树下放牧牛、马、猪、羊; 等等。这真正是把 “为
革命种好树，为人民养好树”的口号落实在行动中了。

约法三章是前因，惩一警百是后果，所以 《办法》还规定: 若遇有以上情况，除进行教育外，
“轻者按价赔偿、补种，并保证成活”，“对有意破坏者，送公安部门惩处”。各单位出于特殊原因
确需砍伐者，必须 “向所在区、县革委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申请砍伐树木许可证”，而且只有树木
年老枯死及树身倾斜妨碍交通或危及建筑物而无法扶植或移植者、树木生长僵化确无保留价值者，
以及因战备、基本建设工程需要，经建设部门和绿化部门全面考虑，确无法保留并无法移植者，
“方可发给砍伐许可证” ( 郊区农村的用材经济树木，批准砍伐后需有计划地间伐补种) 。即便成活
的树木需要移植，也 “应取得所在区、县革委会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并派员指导或负责移植”;
私自移植致树木死亡者，由绿化部门 “追查责任”。“树木生长影响交通或电力、电讯线路时”，各
公用事业单位不得自行处理，应报绿化部门 “进行修剪”。①

毋庸置疑，上海 1970 年 12 月版的树木、绿地保护管理办法周密而严谨，可谓筑起了绿化工作
的防护墙。正是立足于这个角度，绿化部门从对城市主干道的定位绿化，到提议选择适宜本市风土
的树种育苗，从历数种种损绿毁绿行为并明确惩处规则，到制定有利于保绿护绿的条例和措施，在
“平战结合”的绿化进程中，以防空战备为切入点，顺畅地向城市建设延展，走出了一条积极投入、
认真管理的成功之路。

四、1971 年的紧急会议

1970 年至 1971 年，中美双方通过 “巴基斯坦渠道”和 “罗马尼亚渠道”互通信息，美国表达
了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的愿望，中国则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②。1970 年 12 月 18 日，
毛泽东对斯诺说: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③。这个 “中国对
美政策的重大转变”④，对整个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看似关联不大的中国各大城
市景观治理和绿化工作也受到了牵引。

1971 年 4 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和上海。6 月 3 日，毛泽东与罗马尼
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谈及中美关系，他说: “我们最近打了一个乒乓球过去。”⑤ 这指的
是 5 月 29 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向美方发出口信: 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
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⑥。6 月 4 日起，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⑦。正
是在这个时代骤变的节奏中，上海市委于 5 月底、6 月初连续召开各组办、区、县负责人和全市宣
传部门会议，要求各单位检查、更新遍布街头的大批判专栏⑧。6 月 7 日下午，市委领导下达 “整
理市区街头绿地”的指示。时不我待，当晚，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向十个区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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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市行道树养护队进行政治传达和工作布置。会议认为，据原有统计，全市范围 “共有大小不等

的街头绿地 150 处”，因较长时期只 “重视街头绿地的大树作用”，“放松了对灌木、花卉的繁殖工

作”及 “保持绿地的清洁、整齐、美观”，故 “不少街头绿地的树木生长不好，绿篱残缺不全”。

会议强调，时下必须高度认识 “搞好市区街头绿地、整洁市容”的意义，这不仅是为工农兵服务、

“改善生活环境”，更是 “为了面对国际形势开展 ‘外交攻势’”① ———这是一个政治的信号、一个

时局的转折，对城市绿化来说，客观上也是一个提升规格和品质的机会。紧急会议对各区的街头绿

地养护管理工作作了布置，要求除补种、整理好相关绿地外，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密切配合人防工

作，制订计划，在 1971 年秋栽种常绿树木，争取 1971 年冬和 1972 年春绿化季节改变街道绿化面貌
( 人防工程施工影响除外) ，具体任务见表 3。

表 3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紧急会议布置的街头绿地养护管理任务

单位 街头绿地补种、养护工作地块分布

静安区 陕西北路绿地、威海卫路绿地、淮安路恒丰路桥绿地、江宁路北京西路绿地等

虹口区
吴淞路塘沽路绿地、乍浦路海宁路绿地、广中路水电路柳林里绿地、复兴中学斜对面

绿地等

闸北区
共和新路中山北路绿地、旱桥绿地、天目路上海站对面绿地、天目路环岛、西藏路三

角花岛等

徐汇区 漕溪北路绿地、中山西路大花坛、徐家汇广场绿地、衡山路广元路绿地

黄浦区 市革委会大礼堂门前绿地、湖北路福州路绿地、黄浦公安局门前绿地

杨浦区 吴淞桥下绿地、跃进广场和三八广场绿地等

南市区 丽水路福佑路绿地、老西门绿地、半淞园二花园等

卢湾区 长乐路锦江饭店附近绿地等

普陀区 中山北路花坛、曹杨新村绿地、武宁路绿地等

长宁区 延安西路天山路绿地、延安西路法华桥绿地

市行道树队
西藏路庐山饭店旁三角地绿地、延安东路福建路绿地、延安东路山东路绿地、中山东

一路绿地、南京西路静安公安局旁绿地、延安中路上海工业展览馆门前绿地等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整理市区街头绿地情况的报告》 ( 1971 年 6 月 11 日) ，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49－20。

查考上海市区交通图，表 3中分布在十个区的近 40处绿地尽皆处于上海主干道的醒目地段，确系
“全市绿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目的布置和落实将较大程度改变上海城区景观。所以，前述紧

急会议提出，“绿地附近街道、里弄、学校、商店、工厂等单位”都要承担“养好管好”的责任，包括节

日游行和迎送外宾时，都不要利用街头绿地“搭建临时性宣传鼓动站、迎送台”。同时，城建局应尽快在

中山环路四个大花坛外围铺上“一圈水泥板” (延安西路处已执行) ; 南京西路新昌路口、黄陂路口、铜

仁路口等处树木已“覆盖成荫”，“计划改作开放式的街头绿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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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交往进展迅速。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7 月 16 日，中美双
方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世界为之震惊①。因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2 月下旬来访，并在
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月 4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进行外交形势教育，共 14 万多人参加
会议或收听会议实况。随后，上海“开始对全市主要街道的大批判专栏、标语、领袖像进行了清理整
顿”②，最具标志性的举措是外滩持续六年、上下两层、延伸数百米、配灯光的木制大批判专栏全部拆
除，培植起一块块由雪松、冬青、棕榈组成的绿地。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繁难的任务无法迅速完成。例如，人民广场、肇嘉浜林荫大道等绿地正被人
防工程包围，紧急会议时就要求“人防部门抓紧施工”，并于工程结束后 “迅速清理积土及多余的黄
沙、石子、砖头等建筑材料，以利整理街头绿地的工作及时进行”③。1972年下半年，肇嘉浜人防工程
基本完工，对于这个长达三公里、已被彻底翻挖的大道，市委指示“今冬明春恢复全线绿化”。为此，
市城建局革委会、市园林处革委会联合向市委报告: 肇嘉浜大道的“全线绿化以四行大树为主体，在
大树下种植常绿为主的各类花灌木，使乔木与灌木、常绿与落叶结合起来” ( 总面积 85 亩) ; 同时，
“在绿带较宽的路段中间设置散步道”，修建“花坛十五处”，并配置有栏杆围护和照明的 “亭廊、花
架、坐椅等”。报告申请总投资 240 万元、水泥 1800 吨、钢材 100 吨、无缝钢管 5 吨、木材 60 立方
米、电缆 3500米、砂石材料 13400吨。此外，存在一个“煞风景”的问题，即打浦桥广场南面的上海
活性炭厂不断排出氯化锌蒸气、沥青烟气和烟囱灰尘，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树木生长，如该厂 “无外
迁条件”，且不能“切实做好除尘烟工作”，“该地段绿化很难搞好”。④ 1973年 1月，市革委会工交组
和综合计划统计组同意“绿化工程所需经费，在城市建设费中开支”，“所需材料，请市物资局核拨”。
至于打浦桥环岛附近，将列入“危房改建计划”。⑤ 看来，通过绿化工程力求使城市变得整齐、大方、
美观，已成为因政治需要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共识。

根据市委领导“绿地面积不能再减少”的批示精神，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在各区普查的基础上提
出: 绿化“与整顿交通相结合”，即督促有关单位 “清理马路仓库和人防积土，既保护已种树木不受
损坏，又有利于清出空地进行植树绿化”; 绿化 “与爱国卫生相结合”，即争取地区、街道领导支持，
通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种树绿化，养管好树木”; 绿化“与教育革命相结合”，即为中小学生提供
劳动场所及作报告，“传播植树、养管的知识”，调动青少年 “爱护绿化的积极性”; 绿化 “与处理违
章建筑相结合”，即“加强对树木、绿地的管理，减少或杜绝擅自侵占绿地的现象”; 绿化 “与城市建
设相结合”，即主动了解城市建设规划，如石油化工厂、万人体育馆、火车站、民房改建等工程，应及
早做好绿化设计、材料、劳动力组织等准备工作。如此多向度的推进方针，确实有利于加强各个方面
对绿化的关注和重视，拓展绿化的社会影响和工作绩效。同时，绿化部门加强内部管理，发动群众
“围绕财务、物资、技术、岗位责任”等讨论制定规章制度，开展劳动竞赛，定期组织 “班组之间、
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对口检查”，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各单位要精简机构，“非生产人员至
多不得超过职工人数的 13%”，以此“提高出勤率、出工率和劳动生产率”; 各单位应“将积压的或暂
时不用的材料物资调出来，减少库存”; 赴外地采购苗木时，“可以统一组织”，以便 “节约人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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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 3卷，第 192—193页。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 《中共上海历史实录 ( 1949—2004)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 544页。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整理市区街头绿地情况的报告》 ( 1971 年 6 月 1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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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建设局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肇嘉浜道路拓宽改建及恢复整顿绿化的报告》
( 1972年 10月 30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51－4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综合计划统计组: 《对肇嘉浜道路拓宽改建和恢复整顿绿化的意见》 ( 1973年 1月 24日) ，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51－41。



费”; 等等。①

五、1973年的“五八”通告

机制调整了，思路确定了，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接连召开园林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经验
交流会和地区群众绿化工作经验交流会。前者是对内的要求和提升，后者是对外的宣传和推广，进而
在此基础上透析形势、调查研究，提出了《本市园林绿化状况与对今、明两年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设
想》。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局中，1973年的上海城市绿化建设，行走在一条向上攀援的道路上。

然而，由于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个紧密型的工商业口岸城市，园林绿化的基础十分薄弱，公共绿
地面积很小。园林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提出，按市区 567 万人口计算，“现上海公用
绿地平均每人还不到 0．6平方公尺，我们设想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平均每人有 2 平方公尺绿地，那
么公用绿地还要增加三倍”②。加上战备以来的 “深挖洞”大多是利用单位操场、庭园等专用绿地开
掘，甚而全市的公园都成了人防工地，大量树木花卉受到破坏，“有的被压在土下，有的不在种植季
节移植，造成死亡，有的修复整顿又要挖”; 人防工程施工出土和进材料时需要卡车装运，导致 “大
部分道路、下水道需要修复”; 有的挖洞后还要堆山，1973 年，五个公园的堆山总面积在 60 亩以上，
“公园的面貌很差”; 有的人防工地需要就地取土烧砖，“有三个小公园 ( 昆山、霍山、鄱阳) ，三块绿
地 ( 三八广场、和平花园、愚园路) 建了砖窑”，“看来很难修复”; 有些人防工程因质量问题需要返
工，这种情况“在中山、人民、静安、虹口等公园都发生过”，大大延误了绿化作业的进程③。

应该承认，虽然大方向已经十分清晰，修复改善工作亦在积极进行，但因存在“深挖洞”毁绿损
绿现象，实际境况仍然十分艰困。据 1973 年统计，全市 “有公园 40 处 4411 亩，街道小绿地 132 处
732亩，共计公共绿地 5143亩”，竟然“比 1964年净减少 677亩，占现有绿地面积的 13．1%”; 各单位
使用的绿地，1964年为 34175亩，经“在徐汇、闸北、杨浦三个区的 31个单位调查了解，绿地面积减
少三分之一，据此估计减少专用绿地面积 11391亩”; 工房新村庭园绿化面积 “原有 5666 亩，近年来
也有所减少”; 全市 40个公园中，有 12 个因人防工程施工或被占用而不开放，大部分设施如亭廊等
“年久失修，有的破烂，有的已拆掉”，“其他如道路、围墙、下水道、照明都比较简陋”④。

鉴于 “自取消郊区种植花卉面积 1486 亩和几百间温室之后，花卉供应发生了困难”，1973 年，
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在此前一年扩大花卉种植面积 “已达 100 多亩，并扩建温室 1870 平方米”的
基础上，决定 “再建温室 3000 平方米，今年先建 1500 平方米”。同时准备两年内在公园 “新建亭
廊 5000 平方米，今年先建 3000 平方米; 道路 59450 平方米，今年先搞 13450 平方米; 明年将 2．5
万公尺照明电线改为电缆线”。市容方面，建议设计单位在规划人民广场、新建火车站和万人体育
馆时，“考虑在广场上建造大型喷泉花坛”; 在改建沿路简屋时，尽可能留出空地， “增加街道绿
地”; 在拓宽道路时，“考虑两边各留 5—10 公尺的空地作绿化带”。总之，要 “做到建设到哪里，
绿化到哪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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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园林绿化状况与对今、明两年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的设想》是一份向上呈递的文件，因而
在圆满设想的背后，仍揭示了隐伏着的重重困难，以求得到批复解决。一是 “建筑材料缺少很多”。
“两年内需要水泥 9590吨、钢材 2240吨、木材 1876立方米”，但现在只供应用于维修的水泥 50吨 /月
至 60吨 /月、钢材 120 吨 /半年、木材 100 立方米 /季度，大量建材没有着落。砂石材料虽可从安徽、
浙江采购，但运输有困难，故 “经常发生停工待料的情况”。此事 “请批转物资局，将我处所需物
资材料列入供应计划”。二是 “施工力量不足”。全年绿化 “基建维修的经费 272．44 万元”，本处土
建队可完成 50 万元任务，雇用农村泥、木技工完成小工程 35 万元，“尚有 187 万元工程需要发包
施工”。但园林建筑面积小，建工部门不愿意接受委托; 若发包给郊县建筑队，则时间拖得长，材
料浪费多。此事 “请建工局列入计划，帮助施工”。三是 “设计跟不上”。全处设计人员 10 人，
“设计一些小的建筑物还跟不上施工需要”。因此 “请规划设计院帮助设计一些大建筑项目”，并拟
调回 “一部分技术人员”。四是 “园林工具落后”。现有工具 “劳动生产率很低，不能适应上海城
市绿化发展的需要”。据计算，若苗田平整、灌溉、排涝、施肥均实现自动化，而非使用粪桶、扁
担，“能提高工效 10 多倍”; 除草机械化代替锄头后，“可提高工效 3 倍多”; 使用拖拉机耕地、开
沟，“可提高工效 4 倍多”; 用铲车、吊车起运大苗，可 “改变过去用杠棒的笨重劳动”; 等等。因
此，需要增加散装水泥车、卷扬机、拌和机、打夯机、抛砂机、空气压缩机、潜水泵、动力风镐等
种种机械施工设备，共计经费 119．81 万元，“以适应当前日益增多的土建工程”。① 毋庸置疑，这些
对策的落实和设施的更新换代，将使上海城市绿化工程的能级和质量获得很大提升。

为什么园林管理处这样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可以直接提请上级给予如此程度的重视? 实因形
势逼人、兹事体大———自 1971 年 4 月中美 “乒乓外交”以来，美国就出现了 “争先到中国来看看
的 ‘中国热’”。至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短短几个月中，“上海先后接待了美国科学家、医生、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一些友好人士共 100 多人”。同年 9 月，上海 “恢复中美直达
电报、电话和传真”，并 “不断收到美国贸易、航运、旅游界以及一些美国公民的来信来电”。至
1973 年年中，“来上海访问的美国人已有近千人，比上一年度增加 5 倍”，其中有工人、妇女、美
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等代表团，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夫妇，作家杰克·贝尔登，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等。1973 年 6 月、9 月，美国大学生男子篮球队和费城交响乐团访问上海。接
踵而来的是英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各类文化体育团队。同时，“以知识界
为先，兴起了大批美籍人士和旅美华侨回到故乡访问的热潮”。1971 年 7 月、1972 年 9 月，美籍华
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先后回上海探亲，并参观工厂、大学、医院、人民公社、展览会、重大
工程等。之后，吴健雄、袁家骝、顾毓琇、任之恭、林家翘、华家照、李振翩、郑宗锷、赵浩生等
美籍科学家、学者、教授接续来上海访问。② 据统计，“1973 年前后，到上海访问的境外人数年均
1．6 万人”③。

如此规模的外事来访，事实上成为一种催促的动力，必然对由绿化组成的市容景观提出较高标
准和要求，而且必须在较短时间里显著改善，以呈现适合与国际沟通的社会面貌和国家形象。就
此，1973 年 4 月 13 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布 《关于保护和扩大城市绿化的规定》，强调: “现有绿化
面积不应缩小，而应逐步扩大”，包括扩大公共绿地面积，扩大人行道，多种行道树，合理辟建小
型公园和街头绿地等; 人防和其他建设部门方面，“涉及市容和绿化影响较大的道路林带、街头绿
地、庭园和街坊花园要和有关部门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协商进行，施工中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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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大树和名贵树木”①。该规定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方式，维护了绿化部门的权威和管理职责。

上海各区亦从大局出发，积极予以响应，如闸北区报告，已经 “将荒废多年的长寿路桥堍绿地开始

整理起来”; 长宁区革委会工交组提出，区属的 “华山路公园要着手整顿，迅速恢复，法华公园仍

交园林所管理”②; 杨浦区革委会组织控江路沿线的工厂、学校、商店、街道和房产部门等单位，布

置在控江路 “两旁的空隙宽阔地带进行植树绿化”的工作，并率先在上海电焊机厂门口现场演示，

“着手进行挖穴、换土、植树”; 普陀区朱家湾街道发动 “退休工人、红卫兵、红小兵等 500 多人

次，换土 1500 吨，开辟了 14 块绿地，占地近 400 平方米，种了 100 多棵 ( 有 10 多个品种) 常绿树

和 2000 多黄杨绿篱”，还准备在绿地上种垂盆草、千里红、药菊、月季等，这些药草和花卉 “既可

观赏又为中草药提供了资源”③。市园林管理处则自找差距，认为 “跟不上大好形势的需要”，如
“去年一下子增加了 600 人，机械设备从过去只有几部塌车，现在大小汽车就有 64 部”，可是所搞

的工程却 “工效低、质量差、花钱多、见效少”; 行道树养护队也检讨说，过去 “二人用木桶手压

喷药”，现在 “六个人坐在拖拉机上打药水还嫌吃力”，可见 “要搞机械化，更重要的是革命化”④。

接着，5 月 2 日，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统计组乘势送呈 《关于搞好城市绿化的报告》，进一步提出

若干有价值的建议: “为革命搞好绿化”，要 “提高各级干部对城市绿化重要性的认识”; 要发挥

市、区两级的积极作用，实行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 要重视园林科研项目，“加强专业人

员和园林工人之间的配合协作”; 等等⑤。如果说上海市革委会 4 月 13 日发布的规定主要是对绿化

部门的支持和指导，尚未引发全市各基层单位和市民们的重视，那么面对 1971 年以来 “小球转动

大球”的形势巨变，面对成群结队的外宾以上海为入境或出境口岸，面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时

势，上海市革委会深感责无旁贷、事不宜迟。1973 年 5 月 8 日，市革委会批转综合计划统计组的报

告，同时将 4 月 13 日的规定内容略作整理，通过广播、报刊和布告向全市公开发出 《关于保护和

扩大城市绿化的通告》 ( 以下简称 “‘五八’通告”) ，并指示各单位层层传达，迅速在全市掀起一

个群众性的绿化高潮⑥。

一时间，静安、普陀、闸北、长宁等区 “开出了巡回宣传车”，深入街道里弄宣读 “五八”通

告，居民们则 “主动把搁在树上晒衣服的竹竿拿掉”，并反映 “有人砍树做家具”; 长宁区在天山

新村、法华浜、中山公园设了宣传点; 虹口区要求电影院 “在放电影前用幻灯宣传绿化”; 黄浦区

召开有 90 多所学校的辅导员、红小兵和团干部参加的大会，学习 “五八”通告，许多中、小学根

据通告内容自编节目，组织文艺小分队到公交车站演出; 徐汇区肇嘉浜周围八个小学 “挖除了刺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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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统计组: 《关于搞好城市绿化的报告》 ( 1973年 5月 2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
2－41－1。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关于保护和扩大城市绿化的通告》( 1973年 5月 8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41－1。



虫蛋 745 斤，消灭了大批虫害”; 上钢新村的居民连续几晚 “干到深夜 12 点钟，挖掉了五、十公分

厚的钢渣层，换上好土种植了大批乔灌木”; 湖南街道组织里委会干部，对 “本街道所有绿化进行

一次松土、除草、施肥的养护管理工作”; 上海矽钢片厂、制药二厂、染化八厂等均在 “五八”通

告发布的当天清理堆场和马路仓库的工业垃圾，恢复、开辟绿地; 上海国棉六厂、无线电七厂等原

准备将厂区绿地搞掉 “作为他用”，“五八”通告发布后，群众议论纷纷，“提了几个怎么办”，于

是厂领导决定 “不再搞掉了”。各区园林所亦责有攸归、积极行动。如黄浦区园林所提出 “扩大浦

东公园”，恢复 “汉口路原教堂及西藏路桥南堍等绿化地”; 南市区园林所向区委提交报告，打算
“将 ‘文庙’绿化恢复对外开放”; 静安区决定 “立即恢复团市委的绿地”; 杨浦区园林所及时制止

市医药公司为建仓库围墙而砍伐行道树; 虹口区园林所则联合房产部门对全区绿化进行调研，当区

委指出东余杭路回车道有一块空地时，园林所立即布置了相应的绿化工作。①

为什么 “五八”通告会在这个时段产生较大社会反响? 除了国际交往的催促和权威公告的方式

以外，多年来累积的亏欠终究需要一个返还的时机。据报告，“五八”通告的宣传，总体上 “纠正

了 ‘园林绿化可有可无’的错误思想和 ‘城市绿化难搞’的畏难情绪”②。至 1973 年底，全市恢复

街道绿地 17 处、122．86 亩，扩大街道绿地 6 处、9．56 亩，详见表 4。

表 4 “五八”通告发表至 1973年底上海街道绿地恢复和扩大情况 单位: 亩

地块 恢复绿地 地块 恢复绿地 地块 扩大绿地

肇嘉浜徐汇区段 70 绍兴路公园 4．1 控江路电焊机厂门前 4．09

法华浜牛桥段 22 控江路大连路 3．5 控江路华机厂门前 0．9

华山路儿童园 6．1 鲁班路 629号 0．3 藏江西路 0．8

河滨儿童园 4．3 东长治路旅顺路 0．89 控江路电表厂门前 0．67

广中路水电路 1．8 天山路延安西路 0．05 长阳路隆昌路 2．9

平凉路杨树浦 0．15 中山北路武宁路 1．87 东余杭路回车道 0．2

西藏路桥北堍 0．42 长寿路桥南堍 5．16

浦东公园门前三角地 0．67 控江路矽钢片厂门前 1．4

丽水路广场 0．15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本市今冬明春绿化工作打算》( 1973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41。

如果说突击恢复和扩大街道绿地是有效改变城区景观的应急措施，那么 “五八”通告能否持续

发力，关键则在于各级领导的态度和行动。1973 年 12 月 12 日，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统计组、工交组

联合召开今冬明春绿化工作会议，推动各区、局领导走向植树绿化第一线。 “五八”通告发表至
1973 年底，上海各区、局绿化工作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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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简报第 6期: 宣传贯彻市革会“通告”的动态》( 1973年 5月 10日) ，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案号 B326－2－29－38;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简报第 7 期: 宣传贯彻市革会“通告”的动态》 ( 1973
年 5月 12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2－29－43;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简报第 8 期: 宣传贯彻市
革会“通告”的动态》( 1973年 5月 24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2－29－51。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本市今冬明春绿化工作打算》 ( 1973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41。



表 5 “五八”通告发表至 1973年底上海各区、局绿化工作情况

单位 工作情况

南市区
区委机关干部 90多人在保安路、大古路挖树穴 100 多个，运出废土近百吨。全区已挖
树穴 1413个，准备再挖 600个。

徐汇区
区委领导连续三次率群众 500余人次，挖去漕溪北路生长不良的白杨和柳树，换土 100

多吨，移栽石榴、冬青、悬铃木等，完成行道树和绿地的种植任务。

卢湾区
区委领导组织全区九个街道的干部到普陀朱家湾街道学习取经，决定以瑞金、淮海、五
里桥等街道为重点，开展今冬明春的群众性绿化植树活动。

普陀区
区委书记在全区大会上宣讲“五八”通告。区革委会筹备召开区绿化会议，并与区园
林所研究工厂绿化规划。修剪一批银杏、水杉、刺槐、白榆、香樟、黑松、广玉兰、龙
柏等常绿和落叶乔木出圃。

市房产
部门

以辽源新村为典型，组织参观学习交流会，开展绿化植树，促进工人新村自然环境的
提高。

化工局
局党委将绿化工作列为环境保护和“三废”检验的重要措施。翻印市园林处关于今冬
明春绿化工作的意见，供各化工厂参考。

其他
卫生局、纺织局、物资局、仪表局等筹备召开绿化工作会议，发动基层工厂开展绿化植
树活动，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工人身体健康。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绿化情况简报》( 1973年 12月 26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
号 B252－2－41。

看来，从群众闻风而起到领导身先士卒，“五八”通告确实抓住了因中美关系改辙而撞开与国
际交往大门的时机，为上海的城市绿化事业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工厂多、人口多、空地少的杨浦
区，为贯彻 “五八”通告，年年召开全区绿化大会，群策群力、多管齐下，组建地区协作组，清除
路上的堆积物资，换土绿化，辟建 “绿带 58 亩，种植树木 8 万多株，使街头绿地扩大到 100 余亩，
比 《通告》前增加了三倍半”，区房产部门和全区的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也都增辟绿地、栽种
树苗，全区 “树木茂盛，郁郁葱葱，路旁整齐清洁，一派生机”，持续荣获 “全国绿化先进单位”
称号，成为上海绿化的典范①。随后几年，绿化部门甚至组织讨论了未来十年的园林绿化规划和管
理实施细则。总目标是 “发动群众，绿化上海，结合生产，美化园林，改善环璄，造福人民”; 具
体措施则包括在 “市区铁路两侧和浦江两岸辟建沿路、沿江绿带”，“在吴淞口和陆家嘴两地，结合
围堤造地，重点辟建江滨绿地”等，以 “形成有点、有线、有面，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化系统”，力
争绿化面积达到 “人均 0．8—1．0 平方米”②。

从 1971 年的紧急会议到 1973 年的 “五八”通告，上海的城市绿化适时而及时、全面而有力地
把握住了政治形势赋予的生机，开辟出一条上下呼应、左右协调的通道，终于在困境中求得进取和
收获。

六、行道树、街道绿地和公园

为了进一步以具体事例和数据充实历史叙事，并说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绿化随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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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综合计划统计组: 《计划统计简报 ( 21) 》 ( 1976年 4月 20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1－
95－31。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讨论〈上海市园林绿化规划设想 ( 草稿) 〉的通知》 ( 1974 年 10 月 9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62－1;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贯彻市革会通告，加强树木绿地保护管理实施
细则》( 1975年 10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66－82。



局转变而发生的变化，先看行道树的情况。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9年上海解放时，市区行道树共有 1．85万株①。1952 年，市政府拨款 70 余

万元用于绿化建设，新植行道树 3．72 万株。1958 年，上海开展了颇有成效的群众性植树运动，至
1965年，市区“共有乔木约二百多万株 ( 市区行道树有十三万株) ”，行道树数量是解放时的七倍②。

50年代中期，“有人认为悬铃木系外国树种，提出要以中国树种来代替”。受该建议影响，许
多道路开始种植杨树、柳树，“有的区白杨行道树占总数的 76．4%”。这导致绿化部门不得不拔掉、

更换一批树种。据 1964 年市园林管理处调查，全市行道树中，“白杨 4．56 万株，占 48．69%，悬铃
木 2．57 万株，占 27．43%，直柳和垂柳 1．38 万株，占 14．38%，其他为臭椿、重阳木、杨槐、皂荚
等”。各区树种分布很不平衡，“徐家汇、卢湾区悬铃木占 48．7%，生长均良好”; “杨浦区和南市区
以白杨为主; 普陀区、闸北区以柳树为主，普陀区柳树占 56．4%，生长较差”。实践证明，“白杨树
的养管花工多，费用高，且绿化效果差”，悬铃木则 “生长快、寿命长、耐修剪、树冠大、移植成
活率高”。③

这个行道树种类问题，既沾点政治的边，又牵连着经济负担能力。进入 70 年代后，中美关系
解冻的时局对改善城市景观提出了迫切要求，可是这一难题如何解决呢? 适逢其时，中共一大纪念
馆提出了调整行道树的申请。这份直接上呈市革委会的报告写道: “近来每月平均外宾 40 余批，内
宾 5、6 万人左右”前来参观，“而且在 ‘一大’会址门口拍照的人也越来越多”，但一大会址周围
的道路绿化尚有不足，“除黄陂路悬铃木 ( 法国梧桐) 生长比较茂盛、整齐之外，其他的兴业路、

顺昌路、太仓路、嵩山路、马当路、兴安路、西门路等道路的行道树，主要是白杨和枫杨，虫害严
重，树枝凌乱，生长不好，绿化面貌较差”。报告认为 “这与 ‘一大’会址庄严的气氛不相适应，

陪同外宾参观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意见”，故提议 “对上述道路行道树有计划、分期分批更新，换种
在本市生长良好的悬铃木”。具体意见亦十分明确: 1971 年冬、1972 年春，“采用搞一段清一段突
击施工的办法”，从马当路到黄陂路，挖掉现有白杨，换种悬铃木 45 棵; 从淮海路到复兴路，全部
换种悬铃木 166 棵; 从顺昌路到马当路再到重庆路，换种悬铃木 155 棵; 出圃时应 “挑选生长健
壮，胸径 8—10 公分较大规格的树苗”。④ 随后，各区绿化部门趁势改换了所辖地区的行道树，详见
表 6。

就此，位于市中心的中共一大会址和各区所辖地区的行道树，都被积极地改换为高大、荫浓的
悬铃木。市属行道树养护队更是义不容辞，1973 年至 1974 年春，计划在全市范围内 “种植悬铃木
及青桐等行道树计 14530 株”，主要是对主干的 “中山北路、共和新路、天潼路、漕溪北路、武夷
路、东台路、济南路等 33 条道路”更新换种，对 “历城路、宁武路、兴化路、安源路、海防路、

控江路东段 8 条马路”进行新植，再对其他 “100 余条马路的缺株”进行补植⑤。该计划的全面实
施将使上海全城行道树面貌为之一新。

这是 70 年代上海绿化业最为重要的成绩和贡献，也就是没有从政治上纠缠所谓 “外国树种”
的麻烦，而是丁一确二、实事求是、顺风顺水地完成了适宜上海风土的树种转换。就现实效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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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上海，1865年，英美租界开始种植行道树。1887年，法租界公董局从法国订购悬铃木苗，这是法租界行道树的主要
树种，上海人习称其为“法国梧桐”。参见《上海园林志》，第 388、493、502页。
《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 ( 草案) 》 ( 1966年 2月 2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4－330－28。
《上海园林志》，第 388、592页。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一大”纪念馆革命委员会: 《关于调整党的“一大”会址周围道
路绿化的请示报告》( 1971年 12月)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49－29。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本市今冬明春绿化工作打算》 ( 1973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41。



言，以响应 “五八”通告为契机，上海绿化业及时而有效地满足了政治和外事需要，更为 21 世纪
的城市绿化打下了结构性基础①。

表 6 上海若干区行道树改植情况

20世纪 50年代、60年代 20世纪 70年代

长宁区
全区 35条道路 5991 株行道树，白杨占一半
以上。

1972年，共有行道树 13657株，改植悬铃木。

杨浦区

工人新村地区 21条道路为白杨。宁国路、黄
兴路、四平路等五条道路为柳树。走马塘以
北种白杨。大连路、通北路由白榆改植直
柳。隆昌路试种臭椿、垂柳。

控江路、许昌路等 23 条道路更植悬铃木
5883株。虬江以北、隆昌路、大连路、通北
路改种悬铃木。工人新村地区 21条道路和宁
国路、黄兴路、四平路等五条道路试栽常绿
乔木。

闸北区
主、次人行道栽种一株杨柳、一株桃或一株
白杨、一株悬铃木，共植 2万余株。

大规模更新树种，由杨树、榆树逐步调整成
悬铃木。

南市区
中华路、人民路、河南南路等 19条马路种植
白杨。

中华路、人民路、河南南路等改种枫杨、悬
铃木、泡桐。新肇周路、上南路、江边码头
路等新种悬铃木、泡桐。

闵行区 行道树多栽种白杨、白榆、悬铃木。 更换成香樟。

黄浦区
延安东路、西藏路、南京路、金陵路共有行
道树 657株，为白杨树。

更换成悬铃木。

资料来源: 《长宁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272 页; 《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1995年，第 379页; 《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年，第 333 页; 《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 768页; 《闵行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年，第 103 页; 《黄浦区志》，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 591页。

再看街道绿地。上海的街道绿地同样肇始于租界②。五六十年代，在武宁路桥堍、南京西路、
延安东路等开辟了一些绿地和街心花园。但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居民占地种菜、折枝代薪。“文化
大革命”初期，街道绿地遭到违章建筑和马路仓库侵占，面积锐减。

直至 70 年代，为了服从外事工作的大局，前述 1971 年紧急会议和 1973 年 “五八”通告都将
整顿、恢复街道绿地作为出发点———街道绿地多位于通衢之处，十分惹眼，自然成为城市绿化的脸
面。所以，任务下达后，不只市属职能部门朝乾夕惕、勠力同心，各区属单位也紧锣密鼓、追随而
进。如 1971 年，闸北区动员工厂、学校、街道等社会力量，相继共建芷江西路、西藏北路等街道
绿地。1972 年，杨浦区绿化、房产、环卫、消防、财贸等部门以及各街道会同沿路工厂出动数千人
次，整治长阳路 “马路仓库”，“清理垃圾积土 1．5 万多吨，拆除违章建筑 2600 平方米”; 平整土地
后，“圈围铁栏杆 1574 米，恢复并拓展绿地约 1．4 公顷”; 再由绿化等部门提供苗木，“种植香樟、
棕榈、龙柏、水杉、紫荆、夹竹桃等 17 种乔灌木 6749 株”。1973 年至 1976 年底，杨浦区还在隆昌
路、四平路、江浦路、周家嘴路等处 “开辟绿地 19 处，共 2．22 公顷”。③ 杨浦区破除工矿企业 “马

·911·2022年第 2期

①

②

③

20世纪 90年代，上海行道树中，悬铃木、香樟的比例高达 76%。参见《上海园林志》，第 391页。
1879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在外滩辟建了上海最早的街道绿地。1910年，法租界在敏体尼路 ( 今西藏南路) 辟建了第一
处绿地。参见《上海园林志》，第 391、591页。
《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第 378页。



路仓库”、增辟绿地的经验，可谓找准了上海扩建街道绿地的穴位———哪里还有空间? 围墙边、堆
场地! 此乃 70 年代上海绿化业的又一成绩和贡献。

1973年底，市园林管理处提出: 上海 “近期内不可能新辟大型绿化地，我们力争利用零散空地
多搞一些小型绿地，达到绿化布局星罗棋布”，计划 “种植树木 25000 株，恢复绿地 34 处，面积
113 亩”①。与此配套，需要栏杆 1．7 万米 ( 其中铁栏杆 1．2 万米、水泥栏杆 0．5 万米) 、水泥桩 1．7
万根②。1974 年制订的园林绿化规划具体提出: “充分利用道路两旁围墙与人行道间狭长地带 ( 如
天山路、共和新路等) ，以及市区道路两旁绿地、人防工程旁空地 ( 如长寿路胶州路、江西中路汉
口路、湖南路 107 号等) ，大力辟建街头绿地”; 同时，结合市区十条重点道路两侧改造 ( 如新华
路、天目路、西藏中路、恒丰路、四平路、中山东路等) ，不管是修缮旧房还是建设新房，均 “建
议退进建筑红线 2—3公尺，留出一定空地布置沿街绿带”③。

表 7 是 1972 年 2 月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 《联合公报》后，上海的城市街道绿地情况。节节
上升的数据既映现出时局转折所带来的机遇和动能，又证实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和开
拓力。

表 7 1972年至 1976年上海街道绿地情况

年份 数量 ( 处) 面积 ( 万平方米)

1972 132 48．77

1973 231 53．24

1974 253 58．51

1975 275 61．87

1976 309 65．07

资料来源: 《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 396页。

三看公园。上海解放时，市区共有公园 14 个，面积为 65．28 万平方米。至 1958 年底，上海公
园已增至 50 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跑马厅改建的人民公园、高尔夫球场改建的西郊公园 ( 今上海
动物园) ，还有利用低洼地、废弃军事用地等兴建的长风、杨浦、和平公园等④。
“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园被叱责为 “封、资、修”的滋生地和 “阶级敌人”的避风港，后又

辟为人防工地，设备残破、景色败落。直至 70 年代，人们才幡然醒悟: 一个开始面对世界的城市，
一个展现城市风貌和品质的地标，一个服务于人民正常生活的场所，怎能如此没有生机和气息呢?

据 1973年春季的统计，“游客量比往年多，西郊公园 4月份每逢晴天来园游客 3—5万人，虹口公
园 4月 1日至 12日已接待游客 28万，南翔公园估计 4月份一个月来园游客等于往年全年的游人量”⑤。
看来，春暖花开的自然小气候叠加对外交流的社会大气候，共同促成了公园的 “复兴”。1972 年，
市园林管理处 “投资 150．9 万”，在中山、复兴、虹口、西郊等公园 “新建亭廊 1400 平方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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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本市今冬明春绿化工作打算》 ( 1973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41。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今冬明春上海城市绿化工作的意见》 ( 1973 年 11 月 21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B326－1－57。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讨论〈上海市园林绿化规划设想 ( 草稿) 〉的通知》 ( 1974 年 10 月 9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62－1。
《上海园林志》，第 92页。按: 1868 年，在英美租界建成的公共花园 ( 今黄浦公园) ，是上海的第一个公园。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简报第 4期: 贯彻中央计划会议精神情况》 ( 1973 年 4 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B326－2－29－25。



24900 平方米，围墙 6880 公尺，动物笼舍 1110 平方米，驳岸 2300 公尺”，再经调整绿化，使整个
面貌 “初步达到了整齐、干净的要求”，这些举措是基础性的保证。1974 年的上海市园林规划结合
地区改造，准备动迁一些公园周边的棚户、简屋、作坊、仓库等，以便 “扩大公园面积”，如建议
拓宽改直万航渡路，将原政法学院的部分绿地 “并入中山公园”等①，相关工作人员可谓呕心沥
血、克尽厥职。70 年代上海投资修缮公园的例证可参见表 8。

表 8 20世纪 70年代上海若干公园投资修缮情况

年份 单位 投资修缮情况

1972 长风公园
修理银锄湖驳岸、水泥道路 500米、围墙 360 米、温室 150 平方米，整修布置
青枫岛。

1973 天山公园
投资 32万元，挖土 10 万立方米，将葫芦湖南部挖成荷花池。石拱桥南以草
坪、荷花池为景，桥北以开阔湖面为景。

1973 法华公园
投资 60万元，动用土方 10 余万立方米，植树 9265 株。独特的园林设计方案
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1973 黄浦公园
建造占地 406平方米、高 9 米的假山，瀑布泻入装有 3 只瓷鱼喷水器的水池。

园东建钢筋混凝土长廊，可登上廊顶平台观赏黄浦江景色。

1973 静安公园 利用人防工程挖出的土石改造地形，调整绿化布局，新建长廊。

1973 古猗园 重建鸢飞鱼跃轩、小松岗假山、白鹤亭、南亭、缺角亭和浮筠阁。

1974 莘庄公园 沿河砌石驳岸，挖 30平方米睡莲池，用挖出的土堆山，种植花木。

1974 方塔园 投资 20余万元，按“修旧如旧”要求大修。

1974 蓬莱公园
利用人防工程泥土堆山，建水榭瀑布，山巅垒有石门、石笋和小山峰，种植乔
灌木 876株，建紫藤架、毛竹亭和长廊等。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园林系统“抓革命、促生产”经验交流会纪要》 ( 1973 年 3 月

9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2－29－1; 《上海园林志》，第 145、95、205、271、218、234页; 《长宁区

志》，第 267页; 《南市区志》，第 764页。

由表 8 可知，70 年代上海公园的修缮中已经出现了假山瀑布、亭台楼阁、荷花池、睡莲池、紫
藤架、长廊等，一派江南园林景色，一片安宁、祥和、优雅气息。这种环境设计的变化，无疑会给
人们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想象。与此同时，也正是 1972 年，上海各公园展出的动物种类 “开始逐步
增加”。至 1976 年，上海繁殖的动物包括黑狼、原驼、石鸡、野驴、蓑羽鹤、黄腹角雉、河马、赤
狐、加州海狮等，从云南西双版纳和青海、西藏收集的动物有亚洲象、懒猴、犀鸟、红面猴、厚嘴
绿鸠、岩羊、白唇鹿、雪豹、羚羊、红斑羚、西藏猕猴等，与日本横滨、大阪缔结为友好城市后交
换互赠所获动物有日本花鹿、企鹅、海狮等②。

进入 70 年代，公园为上海这座城市上演的最为精彩、轰动的活动，是冲破 “种花养鸟被视为
异端”的禁忌，于 1973 年在复兴公园办起了菊花展览会。久违的文化活动在市民中反响十分热烈，
“日均游人量达 4．48 万人次，总游人量约 103 万人次”。③ 1974 年和 1975 年秋，上海又连续在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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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讨论〈上海市园林绿化规划设想 ( 草稿) 〉的通知》 ( 1974 年 10 月 9 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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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园林志》，第 299、307、303页。
《上海园林志》，第 362页。按: 上海开埠以来，华界豫园和租界都有举办当令花展的习俗。1954 年，人民公园举办了
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菊花展。1959年上海花展后，这一做法被废弃。



公园、虹口公园举办了全市性的菊花展，不仅参观人数均在百万人以上，参展的菊花数量和品种也
连创新高，如虹口公园菊花展有造型 “‘农业学大寨’、‘千军万马战金山’等十一个景点”，展品
中 “有单株开花二千三百多朵的大立菊，高达三米八、共十三层的塔菊和长达二米七的悬崖
菊等”①。

总之，70 年代上海的行道树、街道绿地和公园，在投资、修缮和美化方面均实现了脱胎换骨式
的更新。

七、问题的症结及其前程

遗憾的是，即使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努力，绿化景观已有相当改善，但上海的公共绿化面积
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依旧没有得到提升，详见表 9。

表 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若干年份上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年份 年末常住人口 ( 万人) 公共绿化面积 ( 万平方米)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平方米)

1964 642．79 388．06 0．6

1972 564．72 248．26 0．44

1976 551．91 257．38 0．47

资料来源: 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编: 《光辉的六十载: 1949—2009 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
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 229—231页; 《上海园林志》，第 384页。

为什么接续而来的问题仍然那么繁难和棘手? 原来自 1964 年以来，部队和其他单位占用公共
绿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如彭浦公园 ( 占地 140 亩) “为空军部队征用”; 陆家嘴公园 ( 占地 6．5 亩)
“被公交五场征用为停车场”; 白洋淀公园被划给体委，部分绿地 “变成了外贸的仓库、堆场”。全
市街道绿地面积净减少 178 亩，其中 “用作堆场被占地 6 处，因拓宽马路改为地坪 9 处，移交房地
局改为专用绿地 10 处”②。其实，这种状态和趋势在上海并非偶然，一则上海绿化的基础十分单薄，
难有开辟的空间; 二则上海已定型为 “典型的工业城市”③，需率先发展工业经济，所以城市绿化
往往成为被蚕食或鲸吞的对象。即便 60 年代中后期大搞 “为战备”的绿化，绿化部门在制定管理
办法时，仍不得不屈就 “工交需要”，如 《关于征用绿地的情况报告》称: “面积较大的公园及整
块绿地不宜轻易征用，居民区内的零星小绿地则可以适当征用。”④ 为了说明问题，现将该报告的附
件整理成表 10。

如表 10 所示，不管是经市革委会批准征用、市城建局等协商征用，还是相关单位申请征用，
工矿企业及个别事业单位 ( 遑论部队) 多则百十亩 ( 如 160 亩建油库) ，少则十余米 ( 如 10 平方
米建签票亭) ，全都瞄准苗圃、公园甚至街道绿地，可谓予取予求。该报告无奈叹息: 目前向我处
征用园林土地的单位 “越来越多，我们接应不暇，也无法解决”⑤。上海的城市绿化何以承受占用
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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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970年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委会公布征用绿地情况

类型 详情

经市革委会

批准征用

( 1) 交运局征用共青苗圃 15．8亩建码头; ( 2) 石油供应站征用共青苗圃 160亩建

油库; ( 3) 天原中学征用卢湾区苗圃 3 分修路; ( 4 ) 浦江泳场征用浦东公园

1．1亩建更衣室; ( 5) 闵行轧花厂征用苗圃小绿地修路; ( 6) 长宁服务公司征用

金鱼场 1亩多建浴室; ( 7) 公交公司征用静安公园 10 平方米建签票亭; ( 8) 沪

南供电所征用中华路太平弄口街头绿地 0．69亩建 35千伏降压站。

经市城建局与

园林管理处协商

征用 ( 未办手续)

( 1) 解放日报社征用天钥桥路花圃 6亩建仓库; ( 2) 供电局征用静安园林所花圃

2亩建变电站; ( 3) 焊接五厂征用闸北公园池塘 7 亩多建厂房、堆物; ( 4) 城建

局西区污水灌溉工程征用天目路大统路三角地 8分建泵站。

经市园林管理处

同意征用

( 1) 海军某单位征用浦东公园外侧荒地 7分; ( 2) 空军医院征用姚江路静安区苗

圃 4亩; ( 3) 浦东棉花仓库征用浦东公园废旧碉堡式库房 4间，占地 3分。

单位要求征用

( 尚未同意)

( 1) 某保密单位征用中山南路复兴公园花圃 5 亩; ( 2) 电缆厂借用春江苗圃 20

亩作堆场; ( 3) 城建局征用海伦公园 4亩建中学; ( 4) 试剂厂占用长风公园 130

平方米; ( 5) 上塑厂借用中山公园 5分地，现要求征用; ( 6) 杨浦交运征用鄱阳

公园 13．5亩建停车场; ( 7) 虹口百货征用大连路苗圃部分土地建车间; ( 8) 天镇

中学借用大连路苗圃部分土地; ( 9) 市邮电局征用四川路河滨公园未获同意，随

后其他公司借用 6．5亩堆放建材; ( 10) 航运公司要求在吴淞海滨公园建候船室，

未解决前先在公园内建竹棚，作为临时候船室; ( 11) 虹口公园东侧两亩小池塘

原系虹建中学征用，后虹口区用公园土地调换，现虹建中学拆除篱笆扩大操场

( 矛盾激烈急需解决) ; ( 12) 因外语学院借用虹口公园苗圃，借调杨浦中学苗圃

供公园育苗并订协议，现杨浦中学讨还苗圃，而外语学院已在公园苗圃上造屋，

公园将无处培植花卉 ( 矛盾较大) 。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征用绿地的情况报告》( 1970年 12月 16 日) ，上海市档案

馆藏，档案号 B326－1－38－95。

那么，1971 年紧急会议以后情况是否好转呢? 作为即刻响应的效果，城建局表示 “退还南园、

襄阳公园部分用地” ( 后未执行) ; 上塑十六厂 “退还借用中山公园的土地”; 卢湾区工交组通知已
取得建筑执照的某中学，因教学楼施工将 “破坏大片绿地树木”，故 “立即暂停施工”; 等等①。

然而，从表 11 即整个 “四五”时期上海工业经济的产值与效益来看，此阶段上海工业持续
保持增长，且企业平均规模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 “劳动力增多、固定资产规模扩大及产出不断
增长”②。这怎能不导致基建扩张、厂房扩大、堆场增多呢? 所以尽管相关文件制定得很严，绿化业
亦不懈努力，但事实上 “有关方面发展用地，征农地不易批准，拆迁房屋更是困难，征调绿地既
省力又省钱”，于是，为建设和生产让路的 “向绿化争地”③ 造成了一种 “边改善边减损”的对冲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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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朴、夏大慰主编: 《上海工业发展报告———五十年历程》，第 6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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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326－1－62－1。



表 11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上海工业经济效益 单位: 亿元

年份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工业总产值 336．52 355．39 383．33 398．40 420．37

利税总额 102．16 105．47 113．03 115．52 117．46

资料来源: 杨公朴、夏大慰主编: 《上海工业发展报告———五十年历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第 80页。

1973 年市革委会发布 “五八”通告后，单位占用公共绿地的情况依然存在，详见表 12。

表 12 1973年上海未收回的借用、占用绿地情况 单位: 亩

公共绿地 占地面积 占用单位 公共绿地 占地面积 占用单位

南园 28 城建局 西藏路 725弄 2．3 禽蛋公司

襄阳公园 7 城建局 卢山饭店 0．82 人防

杨浦公园 8 604车队 长寿路桥北堍 5．2 闸北运输公司

昆山路公园 5．5 人防 延安路山东路 0．5 黄浦清管站

霍山路公园 5．5 人防 康吉路 0．22 康吉路菜场

交通公园 22．3 人防 愚园路 1075号 0．45 区煤渣厂

中山公园 20 人防 民德路 0．56 上印七厂

三八公园 1．81 人防 河滨第二公园 6．5 黄浦房修公司

和平小花园 8．21 人防 徐光启墓地 9．13 一织公司房修队

太平村中华路 0．21 人防

资料来源: 上海市园林管理处革命委员会: 《关于本市今冬明春绿化工作打算》( 1973 年 12 月 12 日) ，上海

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252－2－41。

市级层面报告的情况如此，各区单位上报的情况亦然，如卢湾区的绿化带被建筑材料、煤饼堆
场占用，徐汇区 “凯旋路等地的 2．72 万平方米林带绿地被 14 个单位瓜分占用”①，“杨浦区占用兰
州苗圃”，虹口和闸北区则打算用和平、闸北公园的土地建游泳池。市园林管理处表示: 我们根据
市委的指示顶着，“但是顶不住”。②

直至 1976 年，上海城市绿化 “边改善边减损”的对冲状态仍在延续和发酵。市园林管理处送
呈市委、市革委会的报告称，自 “五八”通告发出后，“三年来，全市共恢复原有公共绿地三十九
处、三百四十九亩，新辟公共绿地九处、一百三十一亩”，并涌现出杨浦区清理马路仓库、增加绿
化面积，普陀区在铁路沿线植树绿化、变 “垃圾堆”为 “绿化带”等先进典型。但也就在这三年
中，“公共绿地被征用的有二百八十九亩，被借用的有二十四亩，被擅自占用的有六十二亩”。发展
工业经济时，“往往在城市绿地上打主意”，认为 “占用绿地最简单”，“甚至擅自占用绿地或改变
绿地性质”。③ 整个六七十年代，上海绿化 “有治理、难作为”的症结皆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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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般的限定性政策和规则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更文明的理念和更先进的体制 ( 包括
地方法规) ，需要集聚性的投资、规划、科技以及社会的集体认同。这新的一页，只有在改革开放
中才能得以书写。现取 1978 年以来每隔十年的数据以求证实，详见表 13。

表 13 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年份上海城市绿化情况

年份
公共绿地
( 公顷)

公园数量
( 个)

公园面积
( 公顷)

街道绿地
( 公顷)

植树数量
( 万株)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平方米)

绿化
覆盖率

1978 383 42 309 75 35 0．47 8．2%

1988 889 77 683 206 131 0．96 11．4%

1998 3117 111 976 2141 773 2．96 19．1%

2008 14777 147 1686 13091 3500 12．51 38%

资料来源: 《光辉的六十载: 1949—2009 上海历史统计资料汇编》，第 229—231 页; 上海市统计局编: 《上
海统计年鉴 ( 2011)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第 186、189、190页。

世运转捩，福祉降临。上海绿化的各项指标持续大幅增长令人欣喜和振奋。那么，这如椽的手
笔和澎湃的动力源自何处呢? 原来是理念变了，眼界变了，思路变了! 上海不再被定位为 “生产型
城市”，而是向着现代化的大都市迈进。联系到绿化方面，即不再 “局限于按道路、河流或建筑物
的间隙来规划绿地”，而是向 “建设更多大型绿地”的方向发展①，从 “见缝插绿”到 “破墙透绿”
“拆屋建绿”“辟路增绿”，以求城市与自然共存。2001 年，占地 23 万平方米、被称为上海市中心
“绿肺”的延安中路大型公共绿地率先建成，继而投资 10 亿元的太平湖绿地、投资 7 亿元的大宁
灵石城市公园、投资 10 多亿元并整体搬迁大中华橡胶厂的徐家汇开放公园、列入市总体规划 ( 占
地46．7 公顷) 的黄兴公园等，动迁居民、拆迁单位、规划设计均顺利告成，真正形成了 “人在园中
走，车在绿边行”的城市景观②。同时，上海按照 “城乡一体化”的理念，把 “农村的林业和城市
绿化连结起来”，形成了点、线、面、楔、环相交错的绿色网络。

上海绿化业的大发展，终于在改革开放的伟业中得以实现。

( 本文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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